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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12 日电
（记者于长洪、胡晓光、丁铭、魏婧宇）
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
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
莫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
线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
寻救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
后代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
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
了角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
通道。
　　时光荏苒，这条“国际桥梁”承载
着“救中国”的历史风云，更凸显出“强
中国”的现实风景。

交通线的“秘密”

　　 1924 年 6 月的一天凌晨，3 辆
马车从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
国境线的方向。天光微明，12 匹膘肥
体壮的快马分别拉着 3 辆车奔驰，

“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旷野中，惊动
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刻间，枪声、
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车人熟练
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纷飞
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 5 位代
表，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
无险地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与共产国际
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
线。”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徐占信说，“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
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
时间较长的一条线，被誉为‘一座红色
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
侨修鞋铺……翻开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满洲里地图，一个个看上去并不
起眼的地点，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
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 1920 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
共产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
密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
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
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
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都通过满洲里
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
表大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都是经过满洲里秘密交通
线出境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
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
映着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
年，中共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
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
大会。
　　 1928 年 4 月开始，参加中共六
大的代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
师、商人和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
秘密前往莫斯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
有一多半经满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
写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来到满
洲里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
山地，然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土
淼当时患有肺病，为了不被发现，一路
捂嘴忍着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
土淼病情加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
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
分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

尔滨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
号码牌，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
找到车灯上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
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车夫就会将
他们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
代表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
浓雾中沿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
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
之路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
铺，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
站。“杂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
杂院，院里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
藏人，杂货铺里还有个小地窖，来不及
跑也能躲在里面。”86 岁的杨文华，仍
能清晰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
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 1934 年
开始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
母亲林凤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
工作打掩护。
　　 1937 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
络网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
一家被捕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
苦，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
忆说，“母亲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没
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杨文华母女三
人后来被释放，但却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
到满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
了两年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 年至 1937 年，经满洲里出
境的红色交通线存在了 18 个春秋。交
通线被破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
因为他们工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
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知道消息。

莫斯科郊外归来

　　 1950 年 7 月底，一列苏联火车

缓缓驶入满洲里火车站。
　　车门打开，30 多名孩子冲上站
台。12 岁的柴娥丽、13 岁的肖苏华和
14 岁的李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
处张望，他们回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国。
　　这批孩子多是在苏联出生、长大，
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
者。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革命先
辈沿着亚欧大陆桥的红色交通线前往
苏联工作学习；多年后，他们的后代踏
上父辈走过的路，回国投身到新中国
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柴娥丽的祖父是东北抗日联军烈
士，父亲在晋察冀战役中牺牲。“我很
小的时候父母就牺牲了，但我是党的
女儿，从不觉得自己是孤儿。”柴娥
丽说。
　　 1966 年，柴娥丽从当时的北京
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开始从事机械汽
车等进出口工作，见证了国家工业贸
易的发展。柴娥丽说：“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从苏联、日本进口汽车、工程设备
产品，觉得都特别先进，到了 80 年代
末，国内的工厂陆续发展起来，街上出
现了很多国产车。”
　　“我一辈子做进口贸易，直到 90
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几年，终于开始
搞出口了。”柴娥丽开心地说，“现在国
家的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出口的品
类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
　　 85 岁的李多力回顾自己的一
生，将 1961 年列为最重要的一年。那
一年，他从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转学
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在学校光
荣地入了党。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后，先
在坦克专业学习，后来学校将他调入
新成立的固体燃料专业，1961 年他
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转去学
习液体火箭发动机。“我就想为了国
防建设学本领，国家需要我学啥，我
就学啥。”

　　李多力说：“那时国家的导弹研
究刚刚起步，有些课程还没有教材，
我买了不少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俄文
书学习。”1964 年毕业后，李多力
开始参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制造工
作，直到 1991 年退休。
　　 1936 年，肖苏华的父母从满
洲里出境，沿红色交通线秘密前往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 年，肖
苏华在莫斯科出生，父母还没来得
及给他取名字，就赶回国内投身革
命事业。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
院，大家都叫肖苏华“李忠·维佳”，
这是用父亲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
来的名字。直到回国后，十几岁的肖
苏华才有了正式的名字。父亲为他
取名“苏华”，象征中苏间的友谊。
　　在苏联生活期间爱上芭蕾舞的
肖苏华，回国后继续从事芭蕾舞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
西方的舞蹈交流。他融合红楼梦、白
蛇传、三星堆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创作舞剧舞蹈作品，将中国风格的
舞剧推向世界舞台。
　　和李多力、肖苏华等一起在苏
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肖立
昂，回国后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水下
摄影师。他说：“我们都是革命的接
班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求自己
兢兢业业，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向北开放桥头堡

　　 2009 年，李多力时隔 59 年再
次回到满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
觉陌生又激动。
　　矮小的火车站台、稀松的小平
房、成片的庄稼地……这是李多力
1950 年回国时，满洲里留给他的
印象。
　　繁忙的国门口岸、高楼林立的
现 代 街 区 、络 绎 不 绝 的 中 外 游
客……曾经的“红色桥头堡”满洲里
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的“红色交通
线”如今成了亚欧经贸往来的通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大批物
资通过满洲里运往国内，有力支援
了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王同月老
人在 1954 年进入刚成立的满洲里
铁路换装处工作，负责出入境物资
的装卸，亲身经历了那个中苏铁路
运输的繁忙时期。他曾回忆说：“票
房以北是苏联车，以南是中国车，轨
道上的车都是满的，我们 1000 多
名换装工人，每天三班倒，不停地装
运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满洲里一直
是国际铁路运输的重要枢纽，而“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东亚之窗”
满洲里带来了新的使命与机遇。
　　悠扬的汽笛声响起，一列满载

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国门，沿着
亚欧大陆桥驶向欧洲。满洲里已成为
中欧班列东部通道的重要口岸，经由
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
运行线路已超过 50 条。
　　在全球疫情下，航空和海运出现
不同程度停运、减运等情况。中欧班列
发挥安全高效等优势，不断开拓新业
务、增添新线路，为保障中欧及沿线国
家物流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达
3548 列、324310 标箱，较上一年同
期分别增长 35.1% 和 37.6%。
　　火车驶出满洲里，进入俄罗斯赤
塔，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
秘密出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区
积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与内蒙古
自治区共同开展跨境旅游。
　　“俄中边界全长超过 4000 公里，
很有利于两国增加和发展经济协作。”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人工智
能、神经技术和商业分析实验室主任
铁木尔·萨德科夫说，“我们将打造互
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
提质升级，同时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
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当前，中俄贸易往来依旧密切。海
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一 季 度 ，中 俄 贸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15.4%，达到 292.65 亿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
方主席、负责保护企业家权益的俄总
统全权代表鲍里斯·季托夫说，俄中在
合理的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贸合
作，按计划，到 2024 年，两国将把双
边贸易额提高到 2000 亿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
业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更加积极地
安排成千上万俄中企业家相互往来。
　　张志强是满洲里一家商贸企业
的负责人，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和
妻子挎着背包往返中俄两国，进行小
商品贸易，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
商贸公司，代理出口农业机械、工程设
备等大宗商品。“现在交通联通、贸易
畅通、民心相通，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
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来越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俄中研究中
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我认
为俄中合作禁区和上限是不存在的。
因为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不仅
是这种现实的、务实的双边经济利益，
还有我们对时代大多数现实问题观
点一致。”
　　亚欧大陆桥上的交通线，运送
过探索救国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
革命者后代建设祖国，又为新中国
建设输送过重要物资，如今成为人
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担起更丰
富的发展任务。

追
寻
﹃
红
色
国
际
桥
梁
﹄

亚
欧
大
陆
桥
上
的
百
年
交
通
线

满洲里红色展览馆内的秘密交通站照片（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达日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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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法国蒙达尔纪
5 月 12 日电(记者刘芳)
在距法国首都巴黎 100
多公里的小城蒙达尔纪

（又译蒙塔日），一座“工”
字造型的群像浮雕伫立在
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
上，呈现着百年前胸怀救
国梦的中国先辈们赴法求
学的风采。
　　在蒙达尔纪市市长伯
努瓦·迪容眼中，“这座雕
塑在讲述历史：—个世纪
前，中国各省份最优秀的
学生、中国知识界最杰出
的人物来到法国，寻找祖
国进步之路。”
　　 2019 年 5 月，中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百年之
际，迪容曾主持这座名为

《百年丰碑》的大型雕塑的
安放仪式。
　　 1919 年，一群年轻
中国学子从上海登船赴
法，拉开中国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的序幕。此后 10
年间，一批批有志青年远
渡重洋，学习新思想、新知
识，寻找民族救亡之路。蒙
达尔纪是他们在法国学习
工作的重要聚集地，邓小
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
蔡畅等数百人曾在这里求
学求知，并逐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
　　蒙达尔纪市政府所在的建筑，
正是昔日中国青年就读的男子公
学。迪容从市长办公室陈列台取下
他所珍爱的《百年丰碑》雕塑模型，
对记者慨叹：“想想他们的贡献，再
看看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年
轻……”
　　在他看来，“通过阅读西方文
献、阅读马克思著作，可能也通过接
触本地居民和当地工厂，这些年轻
人找到了共产主义，有了自己的主
张，随后投身于中国共产党。”

　　遥想胸怀救国梦的中
国青年，细数一个世纪的
中国发展，迪容说中国如
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取
得了巨大进步”。
　　迪容反复提及，留法
勤工俭学运动也让蒙达尔
纪市与中国结下不解之
缘，《百年丰碑》雕塑就是
蒙达尔纪与中国友谊的见
证。他说，从上世纪 70 年
代开始，中国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的历史档案陆续

“出土”，蒙达尔纪市与中
国也日益“复联”，“就像家
人久别重逢，真好”。
　　在迪容之前任蒙达尔
纪市长十余年的让-皮埃
尔·多尔同样珍视中国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他告诉
记者：“历史不可无视，而
是要经常回顾、反思，从中
寻觅智慧的印记。”
　　多尔任市长期间，蒙
达尔纪市开辟了红色旅游
路线“伟大的足迹”，供游
客探访当年勤工俭学中国
学生走过的路。2014 年，
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
际，市议会全票通过决定，
将火车站前广场命名为

“邓小平广场”。2016 年，
市中心一栋曾是昔日中国勤工俭学
青年寓所的老宅成为纪念馆。
　　多尔现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并任议会法中友好小组副主席。他
特别支持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开展的活动，尤其希望年青一代学
史知史，坚信法中两国应该继续深
入交流。
　　迪容同样期待拓展与中国的合
作。他告诉记者：“我们希望，疫情过
后，中国游客能够重新来到蒙达尔
纪。目前，百余名蒙达尔纪年轻人正
在努力学习中文，希望他们有机会
访问中国，为法国带回创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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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在德国小城的那段生活
探寻朱德在哥廷根的足迹

　　德国中部城市哥廷
根，5 月的樱花在历史悠
久的哥廷根大学校园里绽
放，学生们脚步匆匆。
　　 1923 年，朱德来到这
里求学生活。
　　见证军阀混战、国弱
民贫、列强欺凌，在那个觉
醒年代，朱德试图探寻一

条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他在海外坚
定了自己理想信念的基石，在马克
思的家乡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历数十年艰苦革命洗礼，他成为
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
之首。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新华社
记者专程前往哥廷根探寻朱德在
德国留下的足迹。今日翻开古城的
档案，走访故居，仍可以依稀还原
出这位建国元帅彼时的风发意气。

求 学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内至今仍保
留着朱德的注册簿，纸张微微泛黄、
字迹仍清晰可辨。1923 年的学生注
册簿中，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用
德语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包括“姓
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 3 号”“来自
中国四川省”等相关内容。
　　在哥廷根市档案馆，历史学家
罗尔夫·科尔施泰特在一大摞有关
中国留学生的材料中，也翻出了一
张泛黄的登记卡。
　　登记卡左下方是朱德的照片，
骑缝盖着“哥廷根警察局居民登记
处”的蓝色印章。朱德身穿西装，系
着领带，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
　　不同于一般的留学生，远赴重
洋前，丰富的人生阅历已让朱德告

别稚嫩：清朝光绪年间生人，云南陆军
讲武堂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
争、护法战争。
　　科尔施泰特说，上世纪 20 年代，
不少中国留学生来到哥廷根租住在市
区。朱德留学时已年近 40 岁，从戎多
年。他在这里拓展了视野，了解了西方
工业国的情况。

革 命

　　朱德的登记卡上记录了两处住
址。初到哥廷根，他住在文德·朗特路
88 号，约 5 个月后迁至普朗克街 3
号。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原居留地一
栏内，写的是“柏林，维尔默斯多夫”，
这是周恩来曾在柏林居住的地区。
　　 1922 年，朱德在柏林与党海外早
期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的
周恩来相见。朱德表达了加入共产主
义组织的强烈愿望。在周恩来的帮助
下，朱德当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履历丰富、社会声望较高的朱德
寻求加入党组织，一方面是他的历史
自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
正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进步青年。
　　今日回到哥廷根城东的普朗克街
3 号，仍可以看到朱德居住过的二层红
色砖房。墙上嵌有一块精致的大理石
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1986 年，朱德 100 周年诞辰之
际，哥廷根市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挂
牌仪式，市长亲自为纪念牌匾揭幕。
　　这里或是朱德彼时生活的圆心，
也是朱德的“革命办公室”。据档案记
载，朱德在课业之外组织、参与了不少
社会活动。
　　记者从市档案中调出了哥廷根中
国学生会向警方申请一次游行示威的

相关文件，包括哥廷根市警察局当时
对传单审查后的存档。传单是一份蓝
色封皮的小册子，题为《中国发生了什
么事情？》，介绍了“五卅惨案”及其发
生的历史背景，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
反殖民斗争的意义。
　　在德期间，由于参加声援“五卅惨
案”后上海罢工等革命活动，朱德曾两
次被捕。1925 年，因形势变化，他被迫
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1926
年，他返回中国。

启 迪

　　今日哥廷根大学中国学联的网页
上，还可以看到朱德在哥廷根留学的
简介。“他是（哥廷根）学联的第二任主
席。他向哥廷根的人们介绍中国，努力
让德国人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
　　这是今日的留学生介绍自己的母
校时必谈的故事。中国哥廷根学联主
席王佳雯说，在学生活动中总是会提
及朱德的故事，他一直在激发着留学

生爱国、报国的情怀。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名誉
院长、汉学家余德美有多篇论文专研
中共在德的早期革命者，她告诉记者，
在今日孔子学院的课堂中也会涉及这
些中国革命者在德国、在欧洲的内容，
这是中国革命珍贵的历史片段。
　　余德美说，朱德留学期间是德国魏
玛政府时期，各种政治思潮在德国激烈
碰撞。通过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朱德了
解了当地政治组织的斗争策略、宣传技
巧以及一些德国军队的相关知识，这对
他日后的革命生涯有不小的影响。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
尔克尔·恰普克说，朱德留学时是上世
纪 20 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舞
台没有什么地位，正是如朱德一般的
革命者一代一代奋斗，成就了新中国，
成就了今天富强的中国。“他们在把一
个国家向前推进。”
    （记者张远、任珂、张毅荣、
         单宇琦、连振）
  新华社德国哥廷根 5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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